
1 洋布衣的流行与普及

18世纪中期欧美发生工业革命后，自英国

产生的纺织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增速最快的是

纺织业。洋布，源于西洋，是开口通商后由西方

引入中国的纺织品，通常指棉布，与传统中国

手工的“土布”有显著不同，故称之为洋布。在

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各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

随着中国开口通商城市的增加与商品输入量

的增加也持续增长，尤其是棉织品数量的增幅

最为明显。从 1842年之后，进口到中国的货物

中，棉纺织品仅次于鸦片和棉花，到 1867年超

过鸦片数额居第二位，占 21%；再至 1885年，棉

织品就以占 35.7%的优势成为进口物品的第一

位，并保持这种趋势持续到 20世纪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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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亦即洋布

是占比最大的一项，尤其是在 19世纪 80年代

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

入量的统计，1867年是 425万匹，1880年增为

1，316万匹。13年增长了 2倍。1890年增为

1，656万匹[2]。从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出，晚清中

国洋布进口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已经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在进口的洋布之中，毛织品又因

其价格高昂，成了一些有钱的上层人为了追逐

时髦且为了实现夸耀性消费的奢侈品，而棉布的

价格比传统土布更为低廉，西方为了在中国大肆

倾销纺织品数量，所制作的洋布比传统中国手工

织布更为细密平滑，色泽鲜艳，且美观实用，随着

技术的不断改进，价格也逐渐降低，有记载，

“通商后的 19世纪 50年代降为 3两。”[2]1368还

有记载，“在 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

价格由 4.75元下降到 2.4元，洋布的这种价

格已经与传统土布较为一致。”[3]在 19世纪 50

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

一步下降，有记载说，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

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 1861年时，甚至

“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3]80洋布价格的下降，

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去消费，更带动了其销售

额的增长。

洋布的销量增加进而带来的是销售区域

的扩大。最先影响到的地区属于通商口岸的城

市，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是最早的等五

口通商口岸，19世纪 60年代以后，天津、镇江、

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

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市也逐渐被开埠。这些商

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

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与此同时，作

为中外贸易商品大宗的洋布，从开口通商的城

市，逐渐扩散至更广大的内地城乡。

从通商城市到内地城乡，扩散的地域范围

不断增加，19世纪 80～90年代以后，洋布已经

扩及到广大内地，形成了全国性的洋布畅销态

势。正如郑观应在 19世纪 90年代初期对洋布

流行的描述：“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

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

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

之八九。”[4]洋布成为城镇居民中日常生活选择

衣料的一部分。甚至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居住

在城镇的人们也乐于穿上洋布衣，如贵州桐梓

县，原来多用土布及自织布，后来则洋布盛行：

“早年服丝绸者，百之一二，本地棉麻，亦足敷

用。自洋布盛行，城市服者十九。”又如广西贵

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

户防止，一丝一缕，多由自给。光绪季年，衣料

浸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5]

当局统治者为防止白银外流，于 19世纪 90年

代在国内建立织布厂，如最早的上海机器织布

局、湖北机器织布局，并开始自行生产机织布

匹。随后，各地商人也自行开办机器织布厂，全

国随即展开了开办织布厂的热潮。至此，民间

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进口外来的纺织品，

而是对新型机器所制造出来的布匹的统称。随

着中国本土机织业的不断发展，由于工价低、

运费省等，成本和价格比舶来品更低，更容易

被中下层人所接受，再一次掀起了民间洋布的

使用高潮。

洋布的流行特点是随着市场扩展，即哪里

有布料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洋布取代土布的过

程。毕竟在市场上，洋布物美价廉，同等价格下

土布粗糙且美观性差，因此很难可以和洋布竞

争，民国初年以后，全国各地布料市场，大部分

已经被洋布所占领。然而，各地人们穿用洋布

与土布的比例，则因各地经济和交通状况而稍

有差异，经济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洋布比例

较高，反之则土布比例较高。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至 20世纪中期。而在 19世纪末流行起来的

着洋布衣的风尚，在近代社会生活中又产生了

新的文化意义。

2 洋布与服饰僭越之风

传统中国服饰中，人们的衣着服饰不仅具

有遮体御寒的实用功能，还有外在身份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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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作用。各个时期的服饰方式都有浓重的政

治礼法和道德礼俗色彩，历朝统治者在取得统

治权位后，都会制定服制，颁行天下，用以宣示

统治的权威，规范官与民，贵与贱的上下尊卑

等级秩序。一旦江山易主，变服制、易服色即成

为首要的举措之一，清朝自建立政权后，以严

刑酷法强令百姓接受满族服饰方式，以作为征

服汉民、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并且十分

注意防范汉人，并把服制作为区别尊卑上下的

重要制度。

由于洋布的价格低廉，它迅速侵占了传统

土布的市场。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布料

的装饰、颜色、质地来辨别社会身份，但是洋布

的流行使社会大众多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降

低了人群中社会身份的辨识度。昂贵的皮毛、

绫罗绸缎的服饰原先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来穿

着，但洋布的效果也可以达成昂贵布料的美观

性，这就给中产阶级人士创造了新的消费空

间，这一部分群体具有购买能力，但是又不足

以可选择昂贵质地布匹作为日常消费品，所在

洋布未流行之前只能选择土布来使用。也就是

说，由于洋布在中层人士群体中的广泛使用，

它使服饰的象征作用减弱，进而传统礼制的服

饰等级制度也在逐渐消除。特别是那些从事非

体力劳动的小商小贩、贩房店伙、塾师医卜等

人便改穿洋布，显得比穿土布更时髦体面，同

时也与穿土布的体力劳动者身份有所区别[6]。

到了 19世纪 70年代以后，可以说城镇居民以

中等阶层为主，在中上层与中下层的百姓日常

服饰中，洋布已经成为一种主要衣料。在多数

已开放通商的城市，人口密度逐渐大，对新式

职业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如银行职员、学校教

员、商店售货员等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多选用

洋布质地来做成日常衣装；更多的未通商城市

中富裕人口占比较少，稍有经济资本的也会选

用洋布衣装。所以，穿洋布衣就成为了社会中

层人士的服饰象征，在某一程度上又符合了传

统礼制下的等级秩序：着皮毛绫罗绸缎代表社

会上层人士，洋布衣装代表社会中层群体，穿

传统土布是社会底层大众的选择。

洋布在国内的普及，使清廷服制规定的依

身份而穿的质料和颜色也出现混乱穿用的现

象。以往服制规定庶民百姓不许穿用貂皮、狐

皮、猞狸皮以及绣缎等高档材料，并禁止使用

明黄、大红、香色、米色等服色。但随着洋布在

国内的不断发展，大量的洋布倾销使人们在衣

饰服色上与实际身份相错位，出现了混乱僭用

的现象，甚至连商贩、仆役都可穿着“艳福华

冠”如绅官，在以往会被视为是违背礼制的行

为，但在晚清却成了无所顾忌、司空见惯的现

象。尤其是集中在城市中的中上等人士之家，

他们选择洋布来替代之前无能力购买的毛皮

绸缎，保留体面的同时还减少了花费。这种在

服饰上弱化上下级等级意识的社会行为，使社

会中层人士得以通过表面的“尊贵”向上层阶

级靠拢，更加剧了传统衣着礼俗上下等级意识

的弱化。

3 洋布与服饰时尚化

但是，正是由于洋布在社会中的广泛使用

才得以促进中国近代服饰的时尚历程。传统社

会中能够经常置换服装的只集中在社会上层

人士之家，中下层人士日常的服饰以土布为

主，又因其颜色质地单一，很难创造出某一阶

段的社会时尚。而洋布的引入减轻了人们日常

衣料购置的经济负担，它低廉的价格和多样的

色彩、款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洋布

并不具备传统土布的耐磨性也就有了一定的

更换周期。这样，在洋布被群众接纳的过程中

也创造了人们对日常衣装的新习惯———有更

多可替换的衣服。因此，洋布的流行就促成了

以式样和颜色频繁更新的服饰时尚，正如清末

北京竹枝词中“印花洋布制精奇，颜色鲜明价

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罢，浑身如蒜拌茄泥。”

此外，洋布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衣服，还

有各色各样用洋布做的小布品饰物如洋袜、洋

巾、洋手绢、洋花边等也成了流行时尚。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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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小布品的物件更新速度更快，这更加促

进了人们对衣式时尚的追逐———稍有余资，就

可以时常翻新、赶时髦、追时尚，从而使人们衣

式消费方式更活跃，丰富了市民生活的色彩和

节奏。

洋布带来的洋式装扮风气的扩展，一是在

地域上发生变化，在通商城市流行更广，并扩

展到其他内地城市，流行地域日益扩大；二是

社会阶层原来多在商人阶层及其子弟中流行，

而到这时在青年学生、新派人物、回国留学生、

青年子弟等学界、政界、商界日益流行。但是在

20世纪之前，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

被认为是崇洋忘祖、以夷变夏，丧失廉耻的行

为，其主流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层面的评价也是

倾向消极，在整个社会文化大结构中，还是以

传统为主导，因而服饰西洋风在社会主流舆论

中处于被批评排斥的地位。

但是,在 20世纪初期清廷开始实行新政、

仿效西法、引进西学后，社会上下学习西方风

气大盛行，“西洋”瞬间变成了文明、进步、富

强、先进等一系列正面的社会文化意义符号。

洋布衣的服饰装扮不再是商业上优势的意义，

而成了文明开化的符号，具有政治道德的合法

性，且具有正面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些回国留

学生的西洋装扮也成为人们羡慕的时髦，各地

城市青年学生、新派人物、青年子弟等也竞相

效仿。同时，洋货进口增多，倾销于广大内地，

国内也开始兴办仿造洋货的制造厂，可以制造

如毛巾、机织袜等西式服饰国货，而且数量逐

渐增多，价格也较为低廉，为洋式饰物的大规

模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特别是后来从西洋引

进的透明轻薄的丝袜，更加美观，时髦女郎以

穿着此为时尚。

洋布带来的服饰时尚，代表着西化、新派、

文明等正面社会价值，其所标示的社会意义、

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日益融合，反映了西方文

化在社会中日益强势的地位。服饰西洋化的风

气也由以往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阶层，扩展到

社会名流、新派人物、留学生、新学青年等精英

阶层和社会中上层。他们以西洋服饰为时尚，

强化了所蕴含的文明、富强、进步、开放等西方

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崇尚西方文化的一种符

号，与近代社会一直延续的崇尚西方文化的社

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相辅相成。

4 结语

晚清中国由于开口通商口岸的增加,机制

洋布在中国日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穿

用，着洋布衣也成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新风

气，这种波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穿衣方式的形

成，改变了以往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衣着

布料结构和老百姓的衣着习俗。同时洋布在国

内的销售，也使传统中国服饰彰显礼仪等级秩

序的这一特征弱化，由洋布衣的发展而不断凸

显出的社会中产阶层在社会中以一种新的身

份象征逐渐体现。同时，洋布使用带来的服饰

用品的时尚化消费，促进了市场化的扩展，由

通商口岸到内地城市、城市到乡村，呈阶梯式

发展。清末民初以后，洋布用品的市场化已经

由城市而日渐普及内地乡村。虽然乡村里一般

中下层农民日常服饰仍然以自制自用手工土

制品为主，但是稍得温饱之家，总会有一两件

从市场购买的洋布服饰用品，如袜、帽、巾等，

至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城镇居民及

农村上层人们的服饰日用品，日益从自给自足

而转向去市场购买，洋布带动起来的服饰消费

与工业生产和商业市场相连，标志着中国人的

服饰方式开始步入市场化消费时代，人们延续

了千百年的服饰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服

饰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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